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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沟八义士
被采访人：
李士华（男，73岁，时任涉县党史办主任，冀

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李书味（男，44岁，时任涉县党史办副主任，

参与编写过多种党史著作）
申有财（男，80 岁，涉县西达镇申家村人，

1943年参加八路军，后负伤回家，系伤残军人）
申九生（男，60岁，时任涉县西达镇申家村党

支部书记）

这是一个发生在1942年“五月大扫荡”中的
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湮没了63年，63年来，在任何的文
字记载中都没有它的影子，它就像大丰沟里已经
干涸的流水一样，似乎从历史的长河中蒸发了。

2005年，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我偶然发
现了这个线索，立即驱车赶到位于河北省涉县城
南30多公里大山深处的大丰沟，历经周折，终于
挖掘到了这个濒临灭绝的故事……

如果说漳河是深扎在太行山里的一条树根
的话，那么大丰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这条树根上
千千万万条毛茸茸的须根中的一条。世世代代
生活在大丰沟里的人们呢？就像看不见的微生
物，千百年来，生生死死，明明灭灭，没有人理会。

大丰沟是一条怎样的山沟呢？漳河在V形
山谷里呈蚯蚓状弯弯曲曲地蠕动，出涉县城往东
南约60里，西侧茂茂密密的野树和野石间探出
一条水沟。沿着沟边挂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向
西南方向攀行，走上七八里路，始有烟火，依次有
三簇人家，分别为席家村、申家村、牛家村，各三
十来户，在这里滨水而居，聚族而栖。山坡上的
黄土，山坡下的绿水，还有漫山遍野的杂树野果
就是他们生命的依存了。

别看村小、地偏，却也像沟底里流动的泉水、
山坡上静默的青石一样，对季节的冷暖，对世道
的静乱很敏感呢。比方说吧，以前买盐、打煤油
都是赶着驴子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现在县城
让日本人占了，不能去了，只能不吃盐，不点灯。
锅里没有咸味，夜里没有亮光，这日子的味道就
全变了。还有山货，以前申家村有许姓三兄弟，
经常到沟外去联络销路，还把山东边的商人带进
沟里，大丰沟的核桃、黑枣、花椒像沟里的泉水一
样哗哗地流了出去，换回一驮驮的棉花、小麦，使
得家家户户的日子温温暖暖的。可现在不行了，
日本人封锁了与山东边的贸易，把几个来往的商
人砍了头，人头装在鸟笼里，挂在十字路口的柳
树上。这样，那些堆满大丰沟的山货们，只能霉
烂在沟底了……

沟里人虽然愚钝，但他们心底很清楚，这都
是该杀的日本人闹的。于是，整个大丰沟都在怀
念以前那些平静的日子。

申家村东坡有一所破庙，叫龙泉观。上个
月，观里来了几个外地人，开起了一个铁匠铺，每
天炉火熊熊，铁锤咚咚。后来，又来了好多人，有
铁匠、木匠、锡匠、锔锅匠等等，这些人以前经常
摇着铃铛在沟里走巷串户招揽生意的。席家村
有姓李的两兄弟，挺好奇，有一天就钻进去了。
哇，满院子碎枪零件，还有地雷、手榴弹的弹壳，
原来这是一家八路军秘密创办的枪支修械所。

小村人害怕了，他们哪里见过这些杀人器械
呢？一次，不知谁在许家门口丢了一排空子弹
壳，许家三兄弟吓得不行，以为是炸弹，赶紧跑进
龙泉观里报告。那个姓高的八路军指导员拿在
手里，开玩笑地往天上一扔一扔的，吓得许家三
兄弟的脸全变色了，“别，别……”兔子一样跑得
远远的。

申家村的算命先生陈书凡，郑重地卜了一
卦，又闭着眼算了算，说：“这是一帮子叫花子、土
八路，成不了大事，待不长远。”

只是，算命先生的话可是大错了。龙泉观里
的土八路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仅修枪，还开始
造枪了，不仅造枪，还造地雷、手榴弹了。不少村
民也参与了进来，帮着烧木炭、制硝、翻砂、碾黑
药……那个年头都吃不饱，山民们干一天活，土
八路给二斤小米。这对饥饿的村民来说，不啻是
天大的好事呢。许家三兄弟自告奋勇，通过所里
的高指导员，当起了联络人，村民们的活计全由
他们安排分配。不长时间，三个小村的青壮年差
不多全参加进来了。

终于有一天夜里，陈书凡也找到许家老大许
三福，恳求挣小米。许三福不屑地说：“你不是说
人家土八路不长远吗？”陈书凡嘿嘿一笑。

陈书凡毕竟是沟里识字最多的人，许三福经
与高指导员商量，安排他当了修械所的文书。

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又秘密从外地运来
一个2米多高的冶炼炉，两台机床，还有一些图
纸、量具。战场上的破废枪支、弹壳，拆毁的铁
轨、汽车，还有从民间收来的废铜烂铁，纷纷向这
里涌来。大丰沟里热火朝天，不长时间，龙泉观
院子里装满火药的地雷、手榴弹便堆成了小山，
像山民们秋后收获的核桃、黑枣。而后，一夜之
间，却又全部飞走了……

山外炮声隆隆，沟里人心底很自豪呢，那些
炮声或许与他们有着某种关系哩。

半年后的一个早上，日本人来了。
八路军的情报早早就传来了，修械所在许家

三兄弟、李氏二兄弟、陈书凡和牛家村壮工牛勇
等七个人的帮助下，赶紧把设备分两处藏在尖儿
寨的一个秘密山洞里和埋在鹰王山下的河滩
里。村民们远远地跑到深山里去了，只留下高指
导员他们八个人藏在周围的洞里暗中守护。这
些设备可是花大价钱从城里运回来的，太行区根
据地抗日武装的枪弹来源主要就靠它们。

他们隐藏在山顶一个最难攀爬的山洞里，这
个山洞的名字叫阎王鼻子，山民们也很少上去
的。可是，第三天早上，他们几个人还没有睡醒，
日本人就悄悄地摸了进来，把他们全抓起来了。

日本人把他们带到申家村岳三堂家的南屋
里，用刺刀在每个人的额头上横着挑开一个深深
的血口作为记号。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目的
是防止他们逃跑，跑了也便于认识。

高指导员毕竟是有经验的，悄悄地嘱咐他们
说：“你们只承认是老百姓，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啊！”陈书凡岁数最大，胆子却最小，缩在屋角里，
颤颤抖抖，呜呜地哭。

日本人开始审讯了，问他们，修械所设备藏
在哪里？几个人都装糊涂，说不知道。日本人的
刑具是狼牙棒，棒上布满了铁尖，没头没脸地猛
打。往头上打时，禁不住地要用双手去捂，这样，
手指也被打烂了。八个人的头发带着肉皮一块
块地被打掉在地，血淋淋的头脸肿得像冬瓜，连
眼也睁不开了。高指导员穿着军装，自然被打得
最重，右腿的骨头已经被打断了。李家老大李书
田的肚子被打破，白花花的肠子咕噜出来一大
堆，弟弟李书春帮哥哥塞回去，一直用手紧紧地
捂着。许三福、许三贞、许三祥三兄弟本是白发
满头了，现在头发全被染红，血块结成痂，像戴了
一顶厚厚的棉帽子。牛家村的牛勇最年轻，也被
打断了一只胳膊。陈书凡的七八根手指被打碎
了，他哭丧着脸，用仅剩下的拇指和食指拿起地
上的三块碎石片，抛到空中，口中喃喃自语着，在
测算着吉凶……

连审了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只是打。
一个汉奸挨着个儿劝诱，谁说出修械所设备的线
索，就给谁治伤，就送谁两头犍牛。几个人咬紧
牙关，仍是承认自己只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几个人又被拖回到小屋里，躺
在地上。以前在修械所里经常见面说话，但大家
忙忙碌碌，并没有更多的了解，现在总算是有机
会了。

高指导员是四川人，是从延安来的红军，35
岁还没有娶媳妇。牛勇刚刚31岁，已是儿女成
群。许家三兄弟都是五十多岁，孙子孙女都有
了。李家兄弟是光棍，家中还有一个老娘。陈书
凡年岁最大，已经61岁，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

几天审讯下来，八人都已奄奄一息了。痛到
极处只想死，饿到极处也想死，又痛又饿中，死是
最大的解脱了。可是，他们知道，不能当汉奸，不
能说出修械所的地方，不能辜负了大丰沟这片水
土，如果自己说出去，村里人会用唾沫吐成河，把
自己、自己的家人都淹死的，把自己的祖坟都冲
塌的，不，不能说！死也不能说！

既然已经认定了死，几个人的心里反倒平静
多了。

“唉，活了50多年了，早够本了，我爹不到40
岁就死了。”

“你们是老百姓，就这样什么也不承认，或许
最后会放你们走的。”

“反正出去后也治不好伤了，不如就这样死
了吧。”

“生死在天，我前几天就做过一个梦，梦见一
口白皮棺材。”

“别瞎说了，在阎王鼻子时，你打卦还说没事
呢。”

“哎哟，我疼啊，求你们帮帮忙，掐脖子、捂
嘴，让我先走了吧。”

“再忍一忍，死了就不疼了……”
……
日本人牵着狼狗，在附近山里连续搜查了7

天，拷问遍了大丰沟里的每一块石头，石头们装
聋作哑，都没有理睬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第七天傍晚的时候，日本人终于要走了。临
撤退的时候，他们在南屋门口堆满了干柴，倒上
柴油，把他们八个人一一在背后捆住双手，连结
在一起，又在柴草下放了一个铁雷。铁雷黑黝黝
的，夜壶般大小。

火点着了。大火的炙烤和生命的感应，把昏
死中的八个人再次唤醒了。他们开始了最后本
能地挣扎，高指导员用嘴狠命地啃咬着牛勇背后
的绳子，满口血，竟然咬断了。牛勇爬起来，用仅
有的一只手要解脱高指导员，被高指导员一头拱
开了。这时，大火已经烧进了屋里，石屋被烧红
了，火舌舔着铁雷，铁雷马上就要爆炸！

高指导员命令牛勇：“快走，不要管我们！”是
啊，几个人浑身是伤，失血过多，已经四天没吃东
西了，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啊！

西墙上有一个小窗，牛勇扶着墙壁，吃力地
站起来，但根本爬不上去，本是垂死的人，他怎么
能有力气呢。这时，高指导员爬过来，许家三兄
弟、李氏二兄弟，还有陈书凡拥在一起，拥成了一
个人山。牛勇蹬住人山，用头拼命撞开木窗棂，
终于将上身探了出去……

这时，只听陈书凡哭喊道：“兄弟，出去捎个
信啊，我没有瞎说，没有瞎说……”

牛勇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时，大火熊熊中，
只见几个人泪流满面，紧紧地拥在一起……

“快走！”屋内的几个人一齐喝道。
西墙下是一个斜坡，牛勇一闭眼，滚下去了。
刚滚出十几米，耳鼓里“轰”的一声，铁雷炸

响了……
后来，人们打扫遗迹时，发现整个石屋全炸

碎了，碎碎的尸块和碎碎的石块飞出老远老远，
肠子挂在了树枝上，耳朵贴在了墙壁上，下巴落
在了水缸里……

……
大丰沟修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两年以后，

迁到大丰沟和漳河交汇处附近，这就是闻名军史
的晋冀鲁豫边区最大的兵工厂——西达兵工厂！

我去涉县西达镇大丰沟采访时，已是 2005
年8月上旬了。原来的席家、申家、牛家已成为
三个行政村，最主要的当事人牛勇也已去世 20
多年了。我找了十多位老人，是他们断断续续地
向我转述牛勇当年反复讲的以上情节。

我看着沉默中的大丰沟，大丰沟也沉默地看
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才来。我脸热热的，心生惭
愧。是的，如果我们早63年来到这里，没准儿，在

“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之类的现代红色经典
中，还会有一篇“大丰沟八义士”的动人故事呢。

童养媳
被采访人：刘满东（女，82岁，容城县上坡村

人，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区第三区妇女干部，采访
时已退休，居保定市）

张金凤的娘家在容城县东牛村，由于家穷，
14岁时就被父母卖给城内上坡村毕家的老大做
童养媳。毕家老二是日本特务，是村里的一霸。
金凤在毕家受尽了打骂和欺凌，多次逃回娘家，
又被婆家抓回去毒打。张金凤想，不能在这里被
他们活活地折磨死，倒不如逃出去，去投奔八路
军。她想起毕家老二，那么凶狠的一个人，一听
说哪里来了八路军，就立马吓得坐立不安。像毕
老二这样的坏蛋，他害怕的人，一定就是好人了。

张金凤先跑回娘家，拿了些干粮就要走。父
母问她要去哪里？金凤说要去投八路军，父母听
后大吃一惊，忙劝她。金凤说：“反正我在毕家也
是个死，倒不如出去闯一闯，死了也甘心。”父母
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挥泪送别。

这是1939年，张金凤17岁。
大年刚过，外面还是冰天雪地。从来也没有

出过远门的张金凤，只好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地流
浪。白天，找人家要饭吃；夜里，找个破庙住下。
逮着机会，悄悄打听哪里有八路军。有好心人警
告她：汉奸、特务到处都有，你一个姑娘家，千万
别乱提八路军的事。

有一天，张金凤正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眼
前冒出一片金星，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怎么用
力也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衣着干净的
年轻女人路过，弯下腰问她：“姑娘，你怎么了？”
张金凤呻吟着说：“饿……”

年轻女人一听，急忙上前将她扶起，搀着她
走了好几里地，来到一个集市上，买了大饼、面条
给她吃，又十分亲热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
里？要到哪里去？

在外面流浪了一个来月，张金凤第一次遇到了
这样一个好人，心里一酸，就把自己的身世都告诉了
她。但她最终也不敢将她想找八路军的事说出来，
她摸不准眼前这个和蔼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年轻女人也陪着张金凤流了不少眼泪，她想

了想，说：“这样吧，你跟我走吧。”
张金凤问：“跟上你到哪里去？”
女人说：“我姓阎，名字叫阎林。你别多心，

我也是个苦命人，也是挨打受气忍受不下去才跑
出来的。我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以后才出了苦
海，才有了今天。”

张金凤心里一惊，急忙悄声问道：“你就是八
路军？”

阎林说：“是呀。”
张金凤说：“阎家姐姐，实话告诉你，我跑出来

就是想投八路军的呀，我今天算是遇到贵人了。”
阎林忙说：“我可不是贵人，共产党八路军才

是救穷人的贵人，你跟上我走吧。”
当时，阎林任冀中区十分区妇女部部长。她

将张金凤带到分区，和她吃住在一起，让她参加
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听革命道理，后来又将她推
荐到容城县农运干部训练班去学习。张金凤勤
奋好学，进步很快。1940年2月，张金凤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那年她18岁。在县农运干部训练
班学习期满后，组织上将张金凤分配到容城县第
四区任妇女部部长。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张
金凤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抗日
政府干部。张金凤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了抗日工作中。为了将全区的妇女都能发动起
来参加抗战工作，她不分昼夜走东村串西村，在
各村组织妇救会、识字班等妇女抗战组织，为抗
战服务。她还以自己的身世为例，编写了《妇女
解放歌》，教育广大被压迫受欺凌的妇女勇敢站
起来争取自由和幸福。

1940年8月，张金凤发现妇女工作一向活跃
的黑龙口村突然垮下来了，妇救会工作没人做
了，晚上的妇女识字班也开不成课了。她马上来
到黑龙口村，找到妇救会主任牛景花了解情况。

牛景花神神秘秘地对她说：“金凤啊，你不知
道，这些日子，我们这里每天半夜里都有一个浑
身长毛的女鬼沿着村子一路怪叫，吓得全村人晚
上都不敢出来，天不黑就都把门紧紧插上了。”

张金凤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急忙问道：“有这
事？光是听人说过鬼，可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见
过鬼，你们村的鬼有人瞧见过吗？”

“好几个人都亲眼瞧见了。”牛景花说。
张金凤问：“那鬼长什么样子？”
牛景花说：“说是浑身白毛，披散着头发，走起

路来是一蹦一跳地往前窜，一面窜一面怪叫……”
张金凤想了想，说：“牛景花，你是妇救会主

任，你也相信闹鬼这样的事吗？”
牛景花说：“我内心里也是不相信的，可是让

别人这么一说，也不由得害怕起来了。”
张金凤说：“我看这不是什么真鬼，一定是有

坏人在捣乱，借鬼吓人，破坏抗战工作。今儿晚
上咱们一起来捉捉这个鬼。”

晚上，张金凤带着民兵队的几位小伙子到村
口的一个破庙里隐蔽起来。

不一会儿，突然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凄厉的怪
叫声，这叫声穿破寂静的夜晚，在村子的上空悠
悠回荡。只见在蒙蒙的月光下，有一个浑身长满
白毛的怪物从村里一蹦一跳地窜了出来。这个
怪物披散着头发，张着大嘴，蹦一步，叫一声。

张金凤对大家说：“先不要动，等它蹦到庙门
口时，咱们猛一下冲出去捉住它，看看到底是个
什么东西。”

正说着，就见那怪物蹿到庙门口来了。“快！”
张金凤一挥手，几个人一齐大叫着从破庙里冲出
来，朝着怪物扑上去。

“我的妈呀……”只听那怪物一声尖叫，立即
吓得昏了过去。张金凤上前一把将蒙在它脸上
的一块白布撕了下来。“我的妈！”牛景花叫道：

“这不是李小芝吗？”
大伙儿仔细一看，确实是村里地主的老婆李

小芝。她身上的长毛，原来是翻穿着的一件大皮
袄。大家将她抬到妇救会里，又是掐人中、又是
灌凉水，折腾了半天，才苏醒过来。在大家的逼
问下，她交代说，这是她当家的出的主意，夜里出
来装鬼吓人，目的就是破坏村里的抗战工作。

第二天，经过区领导的同意，张金凤主持召
开了黑龙口村全体村民大会，让李小芝当场扮鬼
在群众面前表演了一番，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
行。村民们明白了真相，黑龙口的抗战工作更加
活跃起来。在张金凤的努力下，四区的妇女工作
名列全县第一。1941年6月，组织上又调张金凤
到二区担任妇女部部长。二区的环境比较残酷，
妇女工作也相对落后。组织的信任更增加了张
金凤的信心。

7 月的一天，她到王家营村去做动员工作
时，被叛徒告密。

“讨伐队长”小野当场审讯。“讨伐队”的特务
们将张金凤绑到树上，皮鞭、枪托一阵毒打。张
金凤高声怒骂：“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当日本
鬼子的走狗，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人用凉水浇醒，张金
凤只是不停地大骂。

小野忽然说：“花姑娘的，不要绑，不要死了
的。带回去，好好地招待，她会回心转意的……”

鬼子一发话，特务们赶紧上前为张金凤松
绑，让她坐到树荫下，还拿来水壶给她喝水。张
金凤想：“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他们带回城
里去，绝不能让鬼子凌辱！”

她扬手将水壶摔出去好远，破口大骂小野和
特务队长，想激怒他们开枪。可是这帮鬼子特务
脸皮特厚，听到张金凤的骂声，不但不生气，反而
还嬉皮笑脸地劝她消消气。张金凤寻思，这样骂
也不是办法，得想法子跟他们硬拼。

这时候，小野正挥着手对群众说：“你们的，
大大的良民。告诉我，谁是村干部、共产党的，皇
军有奖赏，大大的奖……”

张金凤灵机一动，挣扎着站起身来。她对小
野喊道：“你不是要找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吗？你
过来，我告诉你！”

小野以为张金凤屈服了，立即笑眯眯地走了过

来。张金凤示意他将耳朵伸过来，她要悄悄地指认。
小野看懂了张金凤的意思，急忙将耳朵伸到

张金凤的嘴边。张金凤趁机猛然扑上去，抱住他
的脑袋，一面张大嘴巴紧紧咬住他的右边耳朵，
一面伸手用力抠住他的左眼。小野大叫一声，两
人滚到地上乱做一团。一群鬼子急忙端着刺刀
围过来，将张金凤乱刀刺杀。

小野的右耳被咬掉半个，眼珠子也被抠了出
来，满脸血糊、鬼哭狼嚎，“讨伐队”急忙将他抬走了。

……
张金凤牺牲时年仅19岁，正是花一般的年

龄。人们将她安葬在美丽的萍河岸边。墓碑上
镌刻了七个金色大字：张金凤烈士之墓。

几十年来，总是有人告诉来往的人：这座坟
墓上的草，一年四季碧绿常青。

这只是人们美好的心愿，人们在祝福张金凤
永远青春美丽，像栖息在萍河岸上的一只金凤凰。

“伪”保长
被采访人：郝志民（男，54岁，时任霸州市南

孟镇李家营村党支部书记）

东村是日本兵，西村是日本兵，长城沿线全
是日本兵。整个北方，都让日本兵占领了。而李
文元，只是霸县李家营村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只
能徒叹奈何。

35岁的李文元正值青壮，身材魁梧，又讲义
气，从小就在大青河边跑买卖。日本人打进来
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的秘密组织，三哥李文郁更
是进入县大队，担任 3 中队指导员。1940 年之
后，形势骤变，日军在冀中一带频频增兵、轮番扫
荡，八路军主力不得不转移到外线，地方干部转
入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指示要采取“两面政
策”，建立“两面政权”，趁日军大批建立伪政权的
机会，出任伪职，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坚持对敌斗
争。不得已，李文元只得遵照八路军工作团团长贾
雨轩的指令，在本村出任日伪政权下属的保长。

从此，李文元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生活。
既然当“汉奸”，就要有一个汉奸样子。李文

元本来就是生意场上人，见过各种世面，红嘴白
牙跑舌头是特长。他凭借到据点开会的机会，通
过熟识的伪军和别的乡保长，利用伪军队长爱打
牌的习惯，经常和他们玩几把。李文元打牌技艺
高超，但赢钱后从不拿回去，往往不是与他们一
起吃喝，就是以某种借口给队长和弟兄们送礼
了。时间一长，竟和“皇协军”内部的上上下下都
成了朋友。就这样，他和披甲营据点中队长李大
傻子拜了把兄弟。通过李大傻子，又和其叔伯哥
哥伪军大队长李宝伦拜了把子。这样拜来拜去，
越套越近乎，从李部队一直套到了王部队，也就
是亲日最坚决的县警备大队长王德玉那里。

这一来，李文元名气更大了，方圆几十里，在
李（宝伦）、王（德玉）、黄（锡标）、刘（凤泉）四大系

“皇协军”里都成了座上宾。
春天的一个晚上，抗日政府特务大队董振明

大队长带着几个人住在李家营村。刚刚睡下，霸
县“皇协军”头子王德玉带领上百个伪军就把村
子包围了。村里没有地道，董振明等人又操着外
地口音，情况十分危急。李文元镇静地说：“不要
紧，你们不见我的话可别打，我先出去支应支应。”

李文元不慌不忙地走出去，找到王德玉，坦
然地让到家里，奉上香烟，斟上茶水。

王德玉问：“兄弟，听说你村住八路了，咱们
的交情你知道，可别瞒着哥哥。”

李文元看到王德玉部队已经在村口下了卡
子，有的占了高房，连机枪都架好了，知道不是在
吓唬人。可眼前的情况怎么办呢？黑暗中，他的
脑子飞快地旋转。瞬间，想起了一个稳妥主意。
于是，他凑到王德玉耳旁，低声说：“二哥，兄弟不
瞒你，八路是住下啦。”

“哪部分？”
“二十九团，刚刚从马坊撤下来的。”
“多少人？”
“差不离家家都有，人多少谁敢数去？”
王德玉一听二十九团，立时吓得变了颜色。

前几天，二十九团攻击马坊据点，日军被全消灭
了，打得惨烈。李文元见王德玉呆呆发愣，就乘
机说：“二哥，按我看别打，一打我们村就完啦，再
说你们人也少，再来这些人也不行，八路打仗可
是不要命的。”

“你怎么不报告呢？”王德玉战战兢兢地说。
“出得去吗？除了敛粮食的，家家不让出门，

你看有人吗？”
王德玉沉吟一阵，又问：“我们要走，他们打

不打？”
李文元一听火候到了，赶紧说：“我给他们磕

头作揖，多送些粮食，也不让他们打。再说他们
也是临时休整的，估计也不见得要打。”王德玉不
敢久留，更不敢声张，蹑手蹑脚地集合队伍，偷偷
地溜走了。

事后，王德玉经常对其他“皇协军”头头说：
“李文元，真够朋友！”

为了报答李文元，秋后，王德玉还把派给李
家营村的“皇协军”军粮全免了。

有一个叛徒刘宝刚，原在冀中十分区工作，
后来当了日本人特务。这小子可恶至极，打骂群
众、奸淫妇女、勒索民财。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
求除掉这个败类。组织上也多次动议，可是一直
没有机会。李文元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一天夜里，李文元暗暗地找到区公安员张立
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张立功皱着眉头想了一会
儿：“刘宝刚在日本人那里是红人，你有几成把握？”

李文元胸有成竹地说：“刘宝刚刚投降的时
候，确实很受信任，但现在，他跟翻译官闹了矛
盾，也跟东村的一个女人缠上了。这个女人跟
（伪）李队长也有一腿，李队长也在私下里暗算
他。日本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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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
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
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
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游击队（版画） 王天基 作

此篇为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华北抗战记忆》系列之二（系
列一刊发于本报5月8日《江花》周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了真正全面理解那场战
争，还原人民战争中那些鲜活的普通人的模样，作家历时二十多
天，行程数千公里，踏访数十个战场，采访数百名当事人。

这是一群平凡之人。他们本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却因一场侵略战争被迫走出安逸的生
活。他们平凡，却以非凡的勇气与担当，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
而出，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大丰沟八义士，本是普通村民，却
在日军“大扫荡”的危急时刻，帮助八路军隐藏修械所设备。
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他们咬紧牙关，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

了民族尊严。童养媳张金凤在婆家受尽折磨后毅然投奔八路
军。她积极组织妇女抗战，被捕后，她宁死不屈，与敌人顽强
斗争直至牺牲。“伪”保长李文元，在特殊形势下出任伪职，却
以巧妙的方式周旋于日军和“皇协军”之间，为八路军传递情
报，保护群众安全。他们的光芒，是视死如归的勇气，是在黑
暗中坚守正义的坚定；是冲破封建枷锁、追求自由解放的觉
醒，是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情怀；是对国家和
民族深沉的爱……

穿越历史，这些平民抗战英雄的光芒并未因岁月的流逝
而黯淡，反而愈发耀眼。他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
财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周璐）

穿越历史，他们的光芒仍在闪耀


